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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僧辩是出身太原祁县的乌桓蛮族之后，他是行将灭亡的华夏第一帝国的最后保卫者，身上流淌者蛮族保卫者最好的品质：“诚朴忠信”。他早年随父王神念南渡投梁，受到了梁武帝无比慷慨的款待，使得新归化者的认同狂热程度自然也远远高于老会员。华夏第一帝国...
　　王僧辩是出身太原祁县的乌桓蛮族之后，他是行将灭亡的华夏第一帝国的最后保卫者，身上流淌者蛮族保卫者最好的品质：“诚朴忠信”。他早年随父王神念南渡投梁，受到了梁武帝无比慷慨的款待，使得新归化者的认同狂热程度自然也远远高于老会员。华夏第一帝国借江东膏脂完成拜占庭式的复活后，江北防线始终委任于北来南下流民与降将。北方的统一导致南下流民越发减少，江北流民兵团遂逐渐走向无以为继的窘态。梁代还能有王僧辩，贺拔胜等为数不多的胡人“脱北者”，萧衍自然更是对他们恩宠有加。归化蛮族雇佣兵的忠义与高战斗力一向是世界帝国君主热爱的对象，从汉武帝到残唐这段时间尽管出现了侯景与安禄山，但是也出现了王僧辩与李光弼。少数不忠义的蛮族能够利用自己的武力践踏京洛，更多忠诚淳朴的蛮族却能重新帮助失去半壁江山的帝王还于旧都。相比之下，汉魏晋宋齐梁的每一次朝代更替，都会削弱君统禅让制的威望与凝聚力，越来越少的怀抱着旧价值观的士大夫愿意用自己的生命与旧世界陪葬，更多的士人却习惯加入新君咸与维新的队伍。王僧辩以外来胡人的身份，承担了其无力肩负的世界帝国的重建者与保卫者的双重身份，谱写了华夏末世的一曲悲歌。
　　侯景之乱暴发，王僧辩作为湘东王的属下参与了勤王军的讨侯行动。侯景南下的核心不过八百胡骑与八千淮人，却做到了曹操和拓跋焘都无法做到的成就。尽管这一方面离不开侯景自身出色的军事才能，但另一方面侯景的行为却正好顺应了萧氏诸王的小算盘。萧家诸王盼望借侯景之力消灭萧衍的中央权威，从而借机扩张实力消灭异己，达到称雄全国的目的。
　　侯景饿杀梁武帝，立萧纲继位的方式是他对高欢的一种拙劣模仿，他既不可能得到士人的真心接纳，而且他从北方带来班底实在是过于脆弱，他解放数万为奴北人，完成攻克台城，挟天子以令诸侯等一系列不间断的胜利已经让侯景眼花缭乱，自然无法考虑更为长远的事物，对于城外已经放下武器的勤王军，他仅仅是扣留了勤王军总司令柳仲礼等人的家属做人质便全部予以遣回，王僧辩甚至未留亲属作人质便成功返回竟陵。恰恰说明了侯景缺乏自己政治精英团体，面对同样的情况，多尔衮就可以借入关之机打着为明复仇的旗号收编数十万宣大精兵。侯景叛变的原因不过是因为遭到萧衍出卖后的半路打劫，不料弄假成真，缺乏连续性战略眼光的他自然为以后的覆亡埋下了祸根。
　　江陵的萧绎位于长江中上游的十字口中央江陵，兵精粮足，拥兵十余万。侯景之乱暴发后，他并没有头脑不冷静地真心实意地东下抗侯，仅仅派遣王僧辩率领万人左右做表面文章。他最隐秘的内心期望就是希望萧衍这座雷峰塔倒下，然后他便可以如同哄抢砖石的费拉一样去下山摘桃子，夺取整个梁国的最后胜利。萧衍前脚才死，萧绎后脚就把屠刀对准了自己的侄子与兄弟。在他的眼中，这些分布在江陵周边的亲戚方镇是远比侯景更邪恶的存在，很多人对萧绎的谴责都是在谴责他的道德，却不得不承认其手段的马基雅维利性。萧绎并没有被一片同仇敌忾的讨侯声所迷惑，并没有冲到前线当抗侯英雄，而是首先把扩张目标准备了在长沙的侄子萧誉，萧绎让不喜欢的儿子萧方等扮演了类似后世征日元军和张国焘西路军的角色去讨伐长沙，萧方等很快在攻打长沙的过程中兵败而亡。于是萧绎重新派遣了王僧辩这样的嫡系出战，很快消灭了长沙方镇，擒杀萧誉。襄阳方镇的萧詧本来是下一个灭亡对象，但由于其地理位置靠北的幸运性，使得萧詧勾结的西魏国际友人挫败了萧绎染指襄阳的企图，西魏因此在这次干涉战争得到了他们梦寐以求的汉水以东的土地。郢州的邵陵王萧纶错误地想向萧绎证明兄弟二人应当团结的道理，反而使得萧绎用很低的成本就把他赶走，导致萧纶被迫逃亡北方投靠北齐而后在与西魏冲突中被杀死。同时为了稳住成都的萧纪，萧绎不惜答应自己事成之后，双方“中分天下”。在对付兄弟子侄方面忙得不亦乐乎的萧绎还没准备好东下抗侯，扫荡了三吴的侯景却抢先一步向萧绎发动进攻。
　　侯景军一路势如破竹，一路连得寻阳，豫章，武昌，郢州，萧绎的爱子萧方诸也惨死在郢州之役中，慌神的萧绎只能继续依赖王僧辩，命令其驻扎巴陵，阻止侯景西扩。王僧辩没有辜负萧绎的重托，成功地把巴陵变成了侯景不可逾越的斯大林格勒，侯景从北方带来的猛将大部分在王僧辩手中非死即降。心灰意冷的侯景逃回建康，草草地“过了一把皇帝瘾”之后便迅速走向败亡。王僧辩军收复建康之后，又在建康宫城上演了一次梁代版本的“火烧圆明园”式的宫廷大火。
　　侯景之乱已平，然而南方尚未安定，成都的萧纪放弃了保境安民的合理政策，却企图在天下几定时倾国东出与萧绎争夺天下，为了对付顺江而下的萧纪军，萧绎不惜故意给西魏报信，怂恿西魏出兵巴蜀以断萧纪退路。这场成都与江陵的战争结局是以萧纪身死匹夫之手为天下笑，萧绎所处的江陵同时遭受了北方和西方的战略包围，西魏则成功得到巴蜀为结局。最终江陵被西魏轻易包围并攻破，萧绎企图东逃而不得的“文武之道，今日尽矣”的毁灭结局，恰恰是在萧绎自己手里布局而完成的。
　　江陵城破，元帝身死，以汉魏君统为代表的华夏第一帝国终于走到了尽头。王僧辩、陈霸先等在建康拥立梁元帝萧绎之子萧方智为帝，是为梁敬帝。萧绎在临死之前向王僧辩说出了：“我强忍痛苦，不肯去死，就是等你，你应该到来”的托孤之语，等于把重建世界帝国的重担交予王氏一人之肩。汉魏君统的最后直系传人萧方智是萧绎临终托付给他的孤儿，因此他毕生也摆脱不了这种白帝城情节。北齐高洋眼见宇文泰毁灭了江陵扶植傀儡萧詧的行径，因此也谋求通过让自己的代理人萧渊明入建康为帝的手段来与西魏进行竞争。王僧辩知道残破的建康政府已经不能再冒着和北齐打一场毁灭性战争的风险，因此愿意在北齐的强军威逼下做出退让，甘愿让梁政府对北齐表面称臣，并接纳萧渊明为帝，但作为交换底线，在王僧辩的坚持下，北齐和萧渊明答应了暂时罢黜萧方智，但仍封他为太子的和谈条件。在王僧辩看来，只要不重燃战火，保全江东心脏，因战乱北逃的士人当然会随着时间的推移重新南返，因为建康才是他们的家乡，正如在土耳其人吞并君士坦丁堡之前，东正教的信徒不应去追随蛮族冒名者治下的罗马。只要赢得足够的和平时间，梁朝当然还是有复兴的机会的。任何忠于华夏君统的士人，只要是不是坏人或者蠢人，都不会怀疑或反对他的动机和行为。唯一能找出牵强理由反对王僧辩的，只有陈霸先这种被侨人士族奴役近三百年的南人。
　　王僧辩并没有完全放弃对北齐的戒备，他把防守江北大门的任务交给了自己的亲家陈霸先。如果要仔细寻找陈霸先口头声称的背叛王僧辩的理由，你会发现每一条理由都会如此荒唐。如果陈霸先愤怒于王僧辩对北齐称臣，那么陈霸先在杀害王僧辩，接管建康幕府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向北齐称臣。如果说陈霸先愤怒于萧方智被废，那么王僧辩至少还保住了萧方智的太子之位，而陈霸先在南方粗安之后变迅速篡位并杀害了萧方智。无论如何，陈霸先选择了监守自盗，他带领十余万大军抛弃了江北防线，以突然袭击的方式攻克了建康城俘虏了王僧辩父子，以致于陈霸先都对自己的成功感到惊讶：“你竟然没有防备?”悲愤的王僧辩只能回答到：“把北门托付给你，怎么能说是没防备?”随后王僧辩父子便惨遭杀害。
　　王僧辩之死彻底结束了士人们重建汉魏君统的幻想，三吴因而重新进入内战状态，王僧辩企图在侨姓士族政权的废墟上重建大厦，却在根基都未打牢的情况下出师未捷。三吴接下来的残酷内战是吴姓土豪，蛮夷首领对他们三百年压迫者忠犬的报复，吴儿们取得了对王僧辩残党的胜利并一举击溃了北齐干涉军。但这场惨痛的胜利是以战火烧至长江南岸的建康都城为代价的。历史文人如王夫之，吕思勉等并不关心谁是挑起江南内战，引发北齐入侵的元凶。他们只看到了陈霸先是最后的胜利者，于是民族英雄陈霸先与卖国贼王僧辩的神话被同时发明出来。他们把南人的英雄当作华夏帝国英雄，其荒谬程度犹如把满洲人的英雄金壁辉当作中华民族的英雄一般。
　　陈朝的立国基础是如此的脆弱与缺乏正统性，直接导致陈的历史有一大半时间都是陈霸先及其继承人手忙脚乱于消灭梁朝的孤臣孽子的残军，这种国家自然失去了与北方争夺正统性的可能。他的幸存不是因为自我的强大，而是北方尚未统一。失去了萧梁旧世界的文人们大多投奔向了进入文明早衰期的关东，尽管他们内心知道仿制与原版的差距，但比起南人解放后的江东以及阴山贵种盘踞的关西，关东只能他们唯一的选择。
　　每个文明都会死亡，这都无法避免。在文明将死未亡，大势不可逆转之局，不同局内人的人总会想出不同的应对方式。有的人选择执着于用尽浑身解数来拯救病人，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最后在无力拯救病人的情况下先于病人死亡，这种人往往容易背负最多的骂名，他们的谱系从王僧辩延伸到汪精卫。有的人出于本心的善意想要拯救病人，却因为缺乏起码的医疗知识导致盲动而提前害死了病人，这种人往往得到的后世评价是褒贬不一，他们的谱系从王莽衍生到蒋中正。有的人则巴不得早年让病人入土，通过贩卖病人器官获取的金钱来让自我获得一定时间的风光，这种人在秦以后的历史层出不穷，却往往是史后之人山呼万岁的对象。总而言之，文明终结历史循环不会间断，局内人的表演循环也不会间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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